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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白天的翠湖是鲜活明媚的；
那么，夜晚的翠湖则是静美安适的。

几个世纪的风雨，翠湖在四时春夏、
寒暑秋冬、烽火南北、光影明暗的流转
中，以千人千面的美，疗愈了不知多少代
人的心。

不似白天的喧闹，夜色中的翠湖有
别样的美。

夜幕降临，翠湖华灯次第亮起，流淌
出温暖和惬意。结束一天忙碌的人们终
于可以沿着翠湖缓行慢走，或入得园内，
细品园中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

翠湖东西南北，各有一门。从先生
坡下去，往左，是北门；向右，与陆军讲
武堂相对的则是西门。北方的朋友们可
能会诧异，为啥走向不说东南西北？因
为“向左向右”，这是云南人惯用的指路
方法，直观便捷。从中，也可见些许云南
人的性格。

如果你下先生坡，往左，那进的是
北门。北门门楼两侧题的字是钱南园的

“鹤窥竹阁能衔字，鱼上莲洲欲听琴”。
进得北门，一定要先转身看一眼门楼的
横书——“北涌文秀”。翠湖北门紧邻文
津桥，文津桥与翠湖里其他几座桥的大
不同之处——连通翠湖与云南大学，寓
意文脉传承。

翠湖的水最能成就镜像的美。阴天、
晴天、雨天、艳阳天……不同的景物皆与
自己水中的影像舒展地呼应着对称的
美。夜色中的湖水则和着灯光，明明暗暗
地，将一切景物的影子拉扯得疏离摇曳、
朦朦胧胧。楼房林立的城中，有这样一片
不大不小的水域，润了眼，更熨了心。

过了文津桥，又是向左向右的选
择。向左，过采莲桥就到了翠湖的灵魂
之地——九龙池。这里曾经九眼冒泉，
相传是九龙吐水。云南的第一个自来水
厂旧址就在此处。晚上的九龙池，总有
几只黑天鹅优雅地在水面上游来游去，
见人像熟识了一般，没有半点游走的意
思。“龙潭”的水自然比别处更深邃些，
夜色中，常常从池中跃腾起一条大鱼，

“拨剌”一声，冷不丁吓人一跳。“映日金
鳞鸣拨剌，含风翠浪动沦漪”——僧人
机先描写“滇阳六景”中“龙池跃金”的
诗句，此时成了九龙池日夜交辉、古今
相映的写照。池畔的钟楼，每年的主题
造型不同，从早到晚，总是引来人们拍
照打卡，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点。
池水边有黄色的蜡梅，靠近钟楼一侧是
宫粉梅。一月初，星星点点的梅花竞相
开放，夜色里，寒意中，更觉梅香清远，
令人心旷神怡。夏天雨霁的夜，若沿着
湖边往竹林岛走，转角处会有阵阵好闻
的缅桂花香袭来，让人不由驻足寻觅花
香源头——原是公园管理处围墙里的
一棵缅桂花。围住的是树，围不住的花
香便四溢开来，混着枝头雨水的清凉，
沁人心脾。

不似春天的满园新绿，翠湖冬天里
的树随性得很：有的干脆抖落一树的
叶，只留光秃秃的树干和枝丫；有的挣
扎一番后，留得几片干枯卷曲的叶，兀
自在风中颤抖；还有的根本不理会这时
节是春是夏还是冬，高傲地挺立着，依
然一片翠绿——比如那竹林岛冲天的
竹子和茂密壮硕的老香樟。九龙池进水

口西侧的七八棵老滇朴，那枝干无论冬
夏皆漆黑如墨，尤其是雨后，更是油黑
油黑地闪着光亮。一年四季，树叶次第
变绿、变黄、变橙，直至凋零掉最后一
片枝头的叶。你可别急，就这光秃秃的
枝丫，在冬天里也是一道别致的风景。
因了它们的姿态——或旋转，或舞动，
或铺展，遒劲里透着春城深冬特有的韵
味。又圆又亮的月儿有时挂在树梢，有
时悬于叶上，星星偶尔一颗，与月亮呈
一条斜线，在枝干间忽明忽暗闪闪烁
烁！待春风拂过，它们又会在一夜间扑
扑簌簌地生出满枝的绿。

杨丽萍的形象设计店开在九龙池畔
的银杏岛上，美其名曰“雀云裳”。秋冬季
节，一地金黄的银杏叶也盖不住使劲往
上长的绿草，反倒成就了黄绿交织的一
片美景。晚上的游人相较白天少了不少，
但也三三两两，往来不断。

银杏岛上除了银杏，还有水边一溜
垂柳。披披撒撒的柳枝垂满了柳叶，直
向水里拂去。这些柳树，枝干粗壮，不知
已有多少年头。孩子蹒跚学步时就曾带
她来过这里，告诉她，这棵是柳树爷爷，
那棵是柳树奶奶。旁边还有一棵要两三
个人一起才能合围的老梧桐。总之，这
里的树仿佛都成了精，你要心里有话，
都可以向它们诉说。循着柳树往前走，
先是两三株冬樱花，再就是一棵年轻的
香樟树，紧挨的是一棵构树，树上有牌：

“科名：桑科；习性：强阳性树种，适应性
特强，抗逆性强。抗多种有害气体。”这
棵构树从树心裂成两半，整个树身与地
面呈 60度角，几欲倾倒，斜斜地歪向水

里，工人们只好用铁架给它撑住。希望
它一直好好的。

如果你是从先生坡往右到西门，那
就先从门楼两侧陈荣昌的对联“十里春
风青豆角，一湾秋水白茭芽”开始游赏。
进得西门，前方是定西桥，往前走，通往
海心亭的小道右边是茶花园，园门有对
联：“海上千枝光照水，城西十里暖烘
霞”。春节前后，在这里可以观赏到不同
品种、千姿百态的昆明市花——山茶花，
真正感受花影照水、灿若云霞的山茶花
盛景。茶花园左边是海心亭（碧漪亭），正
面对联书：“泰斗书香濡染青波翠，群星
辞彩流连慧鸟鸣”。亭前有六象迎门，入
得门内，便是祥瑞。再往前，右边是观鱼
楼，有横匾书：“荷静风恬”，左右联为：

“城市别开仙佛界，楼台妙在水云乡”。再
往前，便是听莺桥的桥头。继续往前走，
左边是水月轩，右边是桂花林。

七八月间，桂花林满树花开，老远便
闻到那蜜糖般的香甜，夏天的风将花香四
溢，更令人心旷神怡，醉了夜色，更醉了夜
游的人。水月轩这名字总让人联想到咿咿
呀呀的才子佳人，而历史上这里最初曾是
照相馆，而后成了云南第一家，也是中国
早期的电影院之一。如今的水月轩，三月
前后，垂丝海棠满园盛放，粉红如霞，间或
几片绿叶点缀，煞是美丽。月色下，光影摇
曳中，海棠花更是灼灼明艳，美不胜收，引
得游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影，真正是“东风
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
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如果不入水月轩，而是从桂花林
旁径直往前，便可过燕子桥到阮堤。堤

上立了石碑，介绍堤名由来——道光
年间云贵总督阮元倡捐修放生池观鱼
楼，同时筑贯通湖心岛南北的阮堤，故
得名。对侧石碑题“翠湖春晓”。再往前
便是南门。门楼两侧对联取郭虚舟《太
华寺》里的诗句：“湖势欲浮双塔去，山
形如拥五华来”。这联诗视野开阔，想
象驰骋，昆明的湖光山色仿佛尽收眼
底，堪称佳作。

不单竹林岛有竹，通往东门的主道
两侧也有一年常绿的竹林。过了卫东桥
就是东门，桥端立“唐堤”，乃倡建云大、
自称“东大陆主人”的唐继尧倡修的。东
门内侧上方书“翠涵东旭”。出得东门，外
侧对联为“看过繁华味禅悦，坐听流莺数
落花”。汪曾祺说，翠湖是昆明的眼睛。透
过这汪春城碧水和这双昆明慧眼，您看
到的是阮堤唐堤的历史烟云，还是九龙
文津的文脉延续？抑或是繁华喧嚣后的
静谧安宁？

除了东南西北四个门楼，翠湖还有
靠近省图书馆的九曲桥一处入口。九曲
桥通往的是葫芦岛，这里除了纪念人民
音乐家聂耳的塑像外，最受欢迎的就是
沿湖的一排排白色木靠椅。尤其是盛夏
夜晚，月光如银，揉碎在水里，湖边垂柳
依依，谈情说爱的情侣，歇息驻脚的游
客，开怀畅聊的友人……一般是亲近的
两个人惬意地坐在靠椅上，说不完的知
心话，在夜色中共同消解生活里柴米油
盐的琐碎和生老病死的烦恼，更得到一
分慰藉，收获一份安宁。当然，还有分享
的喜悦！

晨昏四时，翠湖，是昆明人的一方福地。

年
轻
的
太
阳

季
节
的
冷
尚
未
完
全
消
散

摇
晃
着
，摇
晃
着

陈
旧
的
藤
木
椅
把
我
哄
睡
着
了

在
小
院
感
受
花
木
的
沉
默
，像
春
天
里
的

一
场
细
雨—

—

听
起
来
美
极
了

只
需
独
处
，就
能
看
见
绿
色
的
鸟
鸣

每
片
角
落
，明
亮
又
长
出
一
寸
根
须

我
守
着
渐
渐
年
轻
的
太
阳

等
风
霜
重
新
爬
上
新
年
的
脸

宁
静
的
黄
昏

事
到
如
今
，风
也
四
十
岁
了

脸
上
的
皱
纹
刷
新
了
满
墙
的
枯
藤

而
去
年
，这
里
还
是
一
片
年
轻
的
绿
色

眼
里
总
有
一
列
开
往
远
方
的
火
车

在
大
地
上
寻
找
河
流
的
轨
迹

麻
色
的
鸟
群
竭
力
清
洗
自
己
的
羽
毛

准
备
冬
日
里
的
一
次
起
飞

放
下
伪
装
，鬼
针
草
也
能
拥
有
蒲
公
英
的
轻
盈

在
光
的
碎
片
里
，我
早
已
执
着
于
一
场
风
雪

我
的
眼
神
总
是
空
空

不
要
在
我
的
眼
里
寻
找
锐
角

你
应
该
留
在
爱
人
的
怀
中

去
等
待
一
个
宁
静
的
黄
昏

喝
水
的
老
人

老
人
守
在
墙
角
，今
天
的
阳
光

没
有
辜
负
，彻
夜
的
等
待

暖
风
机
把
冬
天
捂
热
，吐
出

春
天

水
杯
，微
型
海
洋
宫
殿

当
海
水
漫
过
，嘴
唇
的
沙
滩

开
出
一
朵
干
枯

玫
瑰

重
启
人
生

在
南
朗
河
岸

夜
幕
降
临
之
前

人
间
重
遇
河
流
的
辽
阔

眼
中
存
有
点
滴
晶
莹

使
你
更
加
忧
郁

把
泪
水
藏
进
季
节
深
处

—
—

一
片
贫
瘠
之
地

向
命
运
递
交
部
分
行
使
权

现
在
，你
比
过
去
更
加
丰
盛

你
成
为
了
明
亮
的
火
焰

你
把
河
面
雾
气
点
燃
，并
因
此

重
新
拥
有
了
自
己
的
形
状

提
问

风
的
帆
船
驶
入
唇
齿
边
的
港
湾

你
已
剪
去
心
爱
的
头
发

喉
咙
长
出
尖
刺

长
出
一
句
写
满
眼
泪
的
歌
词

翻
飞
的
树
叶
，旋
转
风
的
舞
步

世
间
少
有
透
明
的
深
渊

影
子
交
叠
，踩
着
缤
纷
的
节
奏

还
有
多
少
问
题
，才
能

掏
出
那
些
真
实
的
悲
欢

聂耳墓

你静卧在琴盘之上
雪花飞过，春回来了
滇池浪与西山云烟

相互激荡

苔痕青绿
二十四级石阶

在时间的永恒里
不朽

你枕着月琴
七个响亮的音符

一直在
一首进行曲里
庄严地飞扬

走进石羊古镇

盐粒踮着脚，从白井深处
跃入蹄痕的诗行

平仄间，晒盐人的影子
和千年盐花，互为倒影

青石路上
马锅头的吆喝

嘎吱嘎吱碾过梢头

香水河抱着象岭的温柔
每一粒晶莹，都是故土的念想

文庙的书声
漫过曲曲弯弯的岁月
与今日的我，一呼一吸

折叠一场雨

把自己折叠进
一场雨的正反面

一面是爱
一面是恨

那些折痕里都结了种子
一面长出冰雪
一面诉说秋思

而我苦苦盼着的
一直是长出绿意的春天

轻

小时候
父亲是一座山
高大 无所不能

九十岁的父亲
刀刻般的皱纹里

弓着的背上
我看尽了

人 一生承受之重

四月 林花谢了
父亲化作一朵白云

飘浮在天上
生命

很轻 很轻

秋风辞

一叶相思
迟迟不肯飘落
害怕一松手

那些放不下的哀伤
洇湿了双眸

在秋风萧瑟的宋词里
隐居多年

每一次抛出鱼钩
就有许多词牌

把江边古老的枫树 上了锁

芦雪纷飞
驮不动寒蝉三两声

秋风拐角处
留下半阕未押韵的惆怅

任啼雁衔走墨迹未干的平仄
秋词的对偶里

拾起你名字的重量

黄昏，当我第十次弹错《高山流水》
的摇指部分时，泪水终于顺着脸颊滑落，
滴在琴弦上，“啪”的一声，像最后一丝耐
心的断裂。我猛地推开琴房的窗，没有期
待中的凉风，只有滚滚热浪扑面而来，夹
杂着远处拖拉机沉闷的轰鸣。

那扇窗，正对着故乡的方向。
去年暑假，麦收最忙的时节，我抱着

一叠琴谱回到老家。爷爷正在院里磨镰，
“霍霍”声透过窗板钻进堂屋。“回来了，”
爷爷笑着抬眼，“怕弹不好？”我没吭声，
手指在《丰收锣鼓》的谱子上无措地摸
索。那是考级的曲目，要求弹出“热烈劳
动的场面”，可我弹出来的，只有指法的
正确和情绪的巨大空洞。

“你看。”黄昏，爷爷推开那扇老木
窗。夕阳正沉沉坠落，橘红的光洒在新割
的麦茬上，土地露出整齐的纹理，宛如大
地的琴弦。远处，奶奶正弯腰拾穗，她的
脊梁弯成一道温柔的弧线，像某种古老
而坚韧的节奏。风从田野吹来，混合着麦
香、青草与汗水蒸腾的气息。

爷爷的手搭在窗台，那双手黢黑粗
糙，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土。“这双
手，”他摊开掌心，“不会弹琴，但它知道土
地什么时候渴，什么时候饱。”他望向屋内
灯下备课的妈妈——“你妈妈的手，既不
会弹琴，也不会种地，但知道孩子的心什
么时候渴，什么时候饱。”妈妈抬起头，笑
了笑，继续批改作业。红笔划过纸面，沙沙
作响，像在知识的土地上划开犁沟。

那一刻，我忽然怔住。爷爷奶奶推开
的是大地的窗，收获的是养活生命的粮；
妈妈推开的是知识的窗，收获的是点亮
灵魂的光。而我呢？我推开这二十一弦的
窗，又该收获什么？

回到琴房，我再次抚上琴弦弹奏《高
山流水》。这一次，当摇指段来临，我想起
奶奶拾穗时起伏的脊梁，手腕自然而然
地有了贴近大地的弧度。当节奏加快，我
想起爷爷磨镰的“霍霍”声，指尖仿佛也
有了金属的温度。我甚至在某个音符上
故意加重，像镰刀偶尔磕到石头，那一声
突兀的“嗡”，反而让丰收的画卷更加真

实、铿锵。
风来了。它不再仅是窗外的热风，而

是从弦与弦的峡谷间升起，带着泥土与
阳光的气息。它拂过我汗湿的后背时，我
想起奶奶用稻草编的扇子——那最朴素
的凉意。在激烈的刮奏中，我听见收割机
的轰鸣；在舒缓的揉弦里，我听见妈妈讲
课的嗓音。

考级那天，我选择了《丰收锣鼓》。
评委老师问我缘由，我说：“我想让二
十一弦，长出庄稼。”演奏时，我没有
看琴，而是望向考场窗外——尽管
没有稻田，只有一扇普通的窗。但阳
光透了进来，在琴头上洒出一片金色
的光斑，那便是我的稻田。

弦动，风生。风里有爷爷磨镰的响
声，奶奶扬稻的“沙沙”声，妈妈翻动书
页的轻响。它们汇聚成一阵古老而新
鲜的风，穿过麦田，穿过寂静的考场，
穿过我学习这二十一根弦的几个春夏
秋冬。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最年长的
评委轻声说：“我闻到了一阵麦香。”

原来，每一扇窗后，都有一缕不同
的风。奶奶推开灶房的窗，收获炊烟；妈
妈推开教室的窗，收获书声。而我也终
于推开了古筝的窗，收获了一缕独一
无二的风——它从粗犷土地的最深
处吹来，穿过母亲执教的课堂，最终，
在我青春的指尖找到了归宿。

如今，我依然常推开琴房的窗。
但我知道，我推开的从来不止一扇
窗：弹《高山流水》，我推开知音相遇
的窗；弹《渔舟唱晚》，我推开夕阳满
船的窗；而弹起《丰收锣鼓》时，我同
时推开了三扇窗——田畴的窗、教
室的窗、琴房的窗。风从四面八方汇
聚而来，在我指尖相遇、交融，汇成
生命深处独一无二的清响。

推开窗，风就来。风里站着的
爷爷奶奶，我的妈妈，还有千百年
来，在田间耕作、在案前耕耘、在
弦上求索的人们。他们的呼吸化
作永恒的风，等着某一双手，去推
开某一扇窗。推窗，清风就来。

一个晴朗冬日的下午，我们来到了
黄坝村。

伫立村头，俯视三面环水、依山而
居的黄坝，在蓝天丽日下，一泓清清
的碧水宛若一块透明的翡翠，绿得
光彩夺目。极目远眺，村后连绵青
山，又有几湾湖水，如彩带缠绕
其间，仿佛描绘了一幅山水画，
让人赏心悦目。走进村里，只见
一栋栋青瓦红墙旅居房在阳光
下露出了新美的容颜。穿红着绿
的旅居客，像蜜蜂，在大街小巷来
回穿行。

漫步在这旅居村，看着全村
翻新如旧古香古色的旅居房、每
家房前用红砖篱笆围住的农家
小院，我们被这恬静优美的风
光吸引了。漫步村庄，在一个拐
弯处，我们邂逅了村里一位老
人。他一脸欢笑，热情地和我们
打招呼。在攀谈中，他说：“我们
做梦都没想到，现在的黄坝会变
得这么美。门前水清澈，我们就
像活在仙境里一样。”接着这位
老人又侃侃而谈：“这个村很早
以前不叫黄坝，村里因打坝不
成，村民说水坝都给‘晃’了，故
取名‘晃坝’，随后慢慢地叫成了

‘黄坝’。”
到村中央，我们遇到老雷。

在提及黄坝是享誉全国的旅居
村时，他笑着说：“黄坝从去年
创建旅居村以来，现在村里
108间老宅有近 40间变成旅
居‘黄金屋’，已有全国各地
的旅居客住了进来。”

走进一个两层楼的旅居
小院，只见一老一少两位女性
在院里沐浴阳光。她们笑着跟
我们寒暄。她们是一对母女，来
自上海。女儿性格活泼开朗，她
说：“我们 2025年 9月份就来黄
坝租房住下了。这一住就舍不得

走。每天清晨起来推窗见青山绿

水，闻着山里飘来的草木清香，一天都
是神清气爽的。生活在这像‘世外桃源’
的黄坝，我们很庆幸，还要多住些日
子。”她的母亲笑声爽朗，说：“我们旅居
黄坝太有福了。这里不仅环境美，而且
村民也特好。他们在村里共享菜园里教
我们种菜，又把家中的美食送来与我们
分享。”

随后，女儿又从里屋抱出一叠稿纸，
说：“在黄坝我也舍不得闲着，喜欢文学
的我写了几首小诗。庞培老师来黄坝时
来得匆忙，我没来得及请教。”

“庞培老师是去年10月来黄坝的。”
我说。

“是的。庞培老师来的时候我也在
场。庞老师的诗我很喜欢。这是他在黄坝
写的文字，我一直珍藏着。”说着她让我
们看庞培老师的寄语：“我会描绘这里的
水，从曾经冲垮堤坝的‘晃坝’到如今滋
养生命的‘黄坝’；我会描绘这里的人，在
新旧交替中寻找生活的平衡；我会描绘
这里的时光，让草木间留下的每一笔都
成为诗的痕迹。”

在一个砖石垒起的台地上，有一栋
两层的绿色小院。我们走进去，发现楼房
两道玻璃窗中间镶嵌着两块牌子：“彭学
明工作室”“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走
进工作室，不少人在这里翻阅书籍。走出
工作室，沿着新铺就的柏油路行走，路旁
的梧桐树抽出新芽。“栽下梧桐，引凤凰
来”，这是美好的寓意。走近湖边，看着碧
波荡漾的湖水在万缕阳光的照耀下，像
撒下一把碎银子。我们被这清澈如镜的
湖水迷住了。赶来跟我们打招呼的老雷，
看着我们沉浸在美景之中，笑着说：“车
马碧水库的水漫延过来，黄坝不再‘晃’
了，而有了这一湾湖水。”

不知不觉，夕阳已挂上了西边山顶
上。那一层层金色的余晖洒在黄坝上，将
黄坝染成了一片绚烂的橘红。坐上返程
车，我满脑子都是一湾黄坝的新美：旅居
小院、青山葱郁、湖水清碧，这如诗如画
的锦绣，深深地镌刻在我心里。

推开窗，风就来
李雨珂

一湾黄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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